【往事如烟】

回眸青葱

（一院谢蓝，2013年4月18日）

没有华丽的影像，没有刻意营造的小清新，那些年，我们的青春，如期绽放。
死党

初中时，死党A看中了某位同学，然后费尽周折打听其班级姓名，却连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
于是身为死党的我与其他死党集体为其出谋划策，计划这个计划那个，差使其进行各种祈愿活动，什么收集他的物件随身携带，什么在零点时分对满月许愿，什么把一个本子写满他的名字，等等等等。除此以外，我们还要陪她蹲守在男生班级外面，或者篮球场足球场体育馆旁，观察其一举一动。在校园内坐男生坐过的椅子，在图书馆翻男生翻过的书，甚至还捡起男生丢弃的纸团花痴地研究他的字。
毕业，死党A没能与那男生考上同一所高中，大哭，一众死党安慰。
上了高中，文理分班，竟与该男生分到一个班，渐渐熟起来。在某次机缘巧合拿到其电话号码后兴奋地告知死党A，死党A却伤心地表示不需要了……
有些事情，缘分未到，过后重提已是枉然。
暗恋

闺蜜在高中曾有过个很腼腆的同桌，她喜欢对他恶作剧，比如在其喝水时推他一下让其呛到，又比如在他骑单车时猛地叫他让他看不见前方的路跌入草丛中。但他从来不和她计较，不管其有多过分，他都只是轻轻一笑。后来他转学，没有任何联系。闺蜜有时会说起他，笑其木讷，称其为“最单‘蠢’的同桌”。两三年后，闺蜜考入大学。某日偶遇与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同学。这个八卦男说：难道你真的不知道他很喜欢你吗？还给你写过一张贺卡。
闺蜜回家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一张很普通的贺卡，上面清秀的字写着新年快乐，如此而已。不甘心地仔细看，却在贺卡的背面花纹里藏了一行字：我想悄悄对你说……一行省略号，不知道他想说什么，这一切都只能是个谜了。闺蜜淡笑着和我谈论那张贺卡，突然，眼泪就掉下来了。
校服

小学、初中、高中，我有三套校服。12年，我从不为穿什么衣服烦恼，因为我有校服。这特殊的运动服穿着实在很爽，饭堂抢饭，操场跑步，睡觉时披校服，打扫时披校服，冬天上衣里面还可以塞很多件衣服。但这种“胖子穿着不显胖，瘦子穿着衣宽体秀”的服装，却总惹来许多“不满”。身边的同学总是嫌弃其宽大的剪裁和一成不变的样式，颜色除了蓝啊，白啊，就是绿啊，黄啊。在个性张扬的年代，大家讨厌周围的人和自己同样地装扮。于是，大家的创造力被单调地校服激发了: 把宽大的裤脚改瘦一点，把腰拉紧点，长长的T恤扎进裤腰，袖口别上皮筋或者发夹，有的索性在衣服上玩起涂鸦，或者在校服上写上心仪的男生女生的名字。这些布料，遮不住青春萌动的心。
校服下，有时会出现零食、杂志、手机、漫画，替我们牢牢记住了那年青春里最好的样子，那些穿着校服的样子。
老师

在跋扈的青春当我们绊脚石的除了家长，就是老师了。12年，在老师们的控制下生长了12年，在老师的照顾下生长了12年。
小学毕业，班主任说初中的老师不管学生，我们在下面兴奋地偷笑，但上初中，失望地发现老师仍在约束。

初中毕业，班主任说高中的老师不管学生，我们又在下面兴奋地偷笑，但上高中，失望地发现老师仍在约束，约束地更多。

高中毕业，班主任说大学老师不管学生，上大学，发现，老师终于讲对了。大学，没有老师来管我们。
于是乎，我们开始怀念过去12年里那些受约束的日子，那些约束我们的、最可爱的人。
无论是迟到几十秒就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甚至要我们写检讨的教导主任，在楼道内奔跑时叫停我们让我们安静的级长大人，还是那些我们不交作业时表面无所谓地说“作业不是做给老师看”、实际内心很想我们交作业的各科老师，以及当我们不认真做广播体操，眼保健操时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被我们认为是“更年期”的班主任，毕业后，我们都无比想念。教师节返校，听见曾谆谆教诲的恩师退休时，心里的那种难过与伤心，久久难以散去。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未来
幻想过一千种的未来，现实却总能提供一千零一种给我们。每一次人生大考，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一次的欢喜与悔恨，下一次的惆怅与欣喜。
相同的是，每一次都是一场告别，一场筵席的散会。那些年，携手共度的死党，心中悄悄关注的男生女生，那个熟悉的校园，那件温暖的校服，那些严厉与鼓励一并给予的老师，和那个傻气执拗的自己。因为看不清前方，所以只能紧握过去，因为前途未知冷暖，所以只能抱紧现有的所有温暖。
未来，说起来很美好，当我们真正要迈步向前，却犹豫地回望。那本写满祝福的同学录，那些父母老师给予的充满爱和希望的话语，那沓高高的日记，我们的目光在依恋。可是，我们始终会作完告别，我们始终要走向未来。
当我们站在未来，回望今日，回望青春，心中的怅然，是否比今日回望从前淡些。
那些年的悲欢，那些年的忘怀，那些年的痴恋，那些年的爱。
迷人的时光，从来都不会走得太慢。
失去的，从来最灿烂。
（注：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2013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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